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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服務情境故事
　　本章節收錄反映「日行一善」「服務」精神的情境故事。故事人物與細節為虛構，但情境是童軍生活中真實會發生的時刻。可作為團集會討論、營火夜分享的素材。
（一）領巾上的結
情境 · 日行一善
「童軍是助人的」——童軍規律第 3 條
　　某次團集會的最後，老團長從口袋裡掏出一條磨得發白的舊領巾。領巾圈正常地穿在中央，但靠近一角的位置，另外還繫著一個小小的平結。
　　「我講一個現在已經很少人在做的傳統，」團長說，「叫做日行一善結。」
　　「以前的童軍夥伴，每天早上繫好領巾、扣上領巾圈之後，會在領巾的一角再打一個平結。」
　　「這個結跟綁領巾沒關係，不是用來固定的，是一個提醒。」
　　「提醒自己——今天要記得『日行一善』。」
　　「等真的做了好事之後，才把那個平結解開。」
　　「如果到睡覺前那個結還在，就表示今天還沒做。繫著結睡覺，第二天起床看到，心裡就會記住——昨天的承諾還沒兌現。」
　　阿翔聽著。他繫的領巾圈是去年大露營買的紀念款，皮繩編的土耳其結，他喜歡那個樣子。從來沒想過領巾上還可以另外打結。
　　「老師，那您現在這條為什麼還繫著結？」有人問。
　　團長笑了一下：「這個結是我 16 歲那年的某天早上打的。」「那天我做了該做的事，本來要解開——」「但我突然想：『解開了，明天我會不會就忘了？』」「於是我留著它。」
　　「30 多年了，沒解開過。」「不是為了紀錄那一天，」團長搖頭，「是提醒每一天的自己——」「日行一善這四個字，不是給別人看的，是給自己的。」
　　那次團集會結束後，阿翔回家，把領巾從衣架上取下來，攤在書桌上。
　　他看著領巾的一角猶豫了三十秒，最後伸手，輕輕打了一個小平結。
　　結很小，靠近領巾尖端，繫上童軍制服之後，不仔細看的人不會注意到。但他自己會。
　　隔天早上他繫領巾、扣上領巾圈、出門搭公車。
　　一位拎著兩袋蔬菜的阿姨上車，沒有空位。他猶豫了三秒，心跳有點快，最後站起來：「阿姨，您坐這裡。」阿姨笑了。那種笑容他在學校、補習班、家裡都很少看到——一種「真的被看到」的笑容。
　　下車前，他下意識摸了摸領巾的一角。那個小小的平結還在。
　　他猶豫要不要解開。最後沒有。
　　那個結繼續跟著他——回家、吃晚飯、寫作業。睡前他換衣服時把領巾掛回衣架，結還繫著。
　　半夜他醒來喝水，經過衣架時瞥了領巾一眼。那個小結在月光下幾乎看不見，但他知道它在。
　　那一刻他明白了團長說的「給自己的」是什麼意思。
　　那個結不是要記錄「我今天有沒有做好事」。是要他每天早上多停留一秒——有意識地記得：今天，要找一個機會行善。
　　它讓「日行一善」從一句口號，變成一個身體的提醒。
　　從那天起，阿翔每次穿童軍制服，都會在繫好領巾、扣上領巾圈之後，多花三秒，在領巾的一角打一個小平結。
　　做了好事，回家解開。沒做到，繫著睡覺。
　　沒有人看見。別的童軍夥伴打開的領巾上永遠只有領巾圈，只有他的領巾上，多了那一個別人看不到的小結。
　　十年後的某個清晨，當他成為服務員，坐在新團員面前，他會從口袋裡拿出一條舊領巾——
　　上面，靠近一角，繫著一個磨得發白的平結。
　　「我講一個現在很少人在做的傳統。」他會這樣開場。
　　「叫做日行一善結。」
（二）沒人看見的服務
情境 · 默默服務
「我願盡力協助別人」——童軍諾言
　　凌晨兩點，雨下得最大。小婷起床上廁所，手電筒的光在帳棚邊一晃，她瞥見遠處雨棚的一角已經垂得快碰到地面。雨水沿著繩子流下，下面就是堆放食材的木箱。
　　她在帳棚口站了幾秒。她的睡袋還是熱的，今天搭帳累了一整天，此刻渾身只有一個念頭：回去躺下。
　　但她抹了一下臉，雨還是落在臉上。她想：「再過兩個小時，那些米和蛋就泡湯了。」
　　她沒有叫醒小隊長。沒有拿出手電筒打信號。她繞到雨棚的另一邊，在大雨裡用冰冷的手指重新把繩子拉緊、打結、固定到旁邊的營釘。
　　十分鐘後，雨棚撐回原來的高度。她抹一抹頭髮，回帳棚換了乾衣服，繼續睡。
　　隔天早上，太陽出來。早餐熱熱地端上桌，有蛋、有粥、有醃菜。小隊長對全體說：「昨晚雨好大，幸好我們的雨棚夠堅固。」大家點頭吃飯，沒人發現雨棚的繩子是新打過的。
　　小婷低頭喝湯，沒有說什麼。
　　她想起團長講過的話——「有些善意，是不會被看見的。但這就是『盡力』兩個字的真正意思。盡力不是為了別人看見，是因為你看見了。」
（三）一條不夠長的線
情境 · 長期服務
「我願盡力協助別人」——童軍諾言
　　童軍團定期到社區的老人共餐據點服務。第一年大家很有熱情，照片拍滿了臉書。第二年人數開始減少。第三年只剩五個固定報到的高中童軍，每個月一次，每次三小時。
　　阿凱是其中一個。他不是最熱心的。他只是答應了——而童軍夥伴答應了的事，他不會中途退出。
　　那個下午陽光斜斜地照進活動中心。陳爺爺坐在輪椅上，已經 89 歲，左半邊身子不太靈光。阿凱蹲下身扶他從輪椅上站起來。
　　陳爺爺看著他，眼神有些渙散，突然問：「你是阿明的孫子嗎？」
　　阿凱知道——陳爺爺的孫子叫阿志，三年前車禍走的。社工曾經跟他們講過這件事。
　　他沒有糾正爺爺。他扶著爺爺的手肘，說：「對，爺爺。我來扶您。」
　　陳爺爺好像放心地笑了。阿凱扶他走了五步，到飯桌旁坐下。中間什麼話都沒講。
　　回程的公車上，阿凱戴著耳機，但什麼歌都沒聽進去。
　　窗外的城市一格一格滑過。他看著自己的手——剛才那雙手扶著一個失去孫子的老人，替他演了一個下午的孫子。
　　阿凱想：服務不一定是改變世界，不一定是讓誰恢復健康，不一定是被表揚、被報導、被記得。
　　有時候，只是讓某個人，在某個下午，不那麼孤單。
（四）那杯沒有送出去的水
情境 · 助人的學習
「童軍是有禮的」——童軍規律第 5 條
　　七月午後，台北街頭的柏油路熱得能煎蛋。紅綠燈下，有位賣玉蘭花的伯伯坐在小板凳上。他的玉蘭花裝在一個泡沫盒裡，盒子上蓋了一塊濕毛巾。
　　小恩經過了三次。第一次她沒注意。第二次她看見了，心想：「下次經過買一瓶水給他。」然後她就走過去了。第三次，她終於把車停下，到便利商店買了一瓶礦泉水。
　　「伯伯，您喝。」她遞過去。
　　伯伯抬起頭。他的臉曬得很黑，眼睛在皺紋裡瞇了一下。
　　他沒有立刻接過去。他說：「妹妹自己喝，伯伯有水。」從攤子下拿出一個老舊的保溫瓶，已經磨得不像保溫瓶了。
　　小恩臉一下子紅了。她把那瓶水尷尬地塞進自己的包包裡，說了一聲「不好意思」就騎走了。
　　回到團集會，她把這件事告訴團長。她以為團長會說「沒關係，下次直接買玉蘭花就好」之類的客套話。
　　但團長說：「你願意停下來，已經做到了。下次也許他需要的不是水——是你跟他講一句話。」
　　「跟他講什麼？」
　　「不一定要講什麼。可以問他玉蘭花一束多少錢，可以問他坐這裡多久了，可以只是說『今天好熱』。」
　　「重要的不是你給了什麼，是你願意把他當作一個人。」
　　隔週午後，小恩又經過那個紅綠燈。這次她停下車，買了一束玉蘭花。伯伯接過錢，找錢給她，動作有點慢。
　　小恩沒有催。她聽見遠處紅綠燈的滴答聲。聽見伯伯的呼吸。聽見自己第一次學會的——「對待一個人」這四個字的真正意思。
（五）淨灘第六次
情境 · 面對挫折
「童軍是堅毅的」——B-P 的核心信念
　　那天的彰化海岸有風。不是涼涼的風，是把塑膠袋從一頭吹到另一頭的風。
　　小隊長阿翔站在沙灘上，看著遠處又一波塑膠瓶被海水推上來。剛剛這群人撿了 47 袋。第一次淨灘他們撿了 45 袋。第六次，47 袋。
　　五年了。海岸從來沒乾淨過。永遠都有新的、更新的、比上次更多種顏色的塑膠飄上來。
　　剛入團不久的小宇走過來，臉曬得通紅，手指因為撿垃圾被沙磨破了一點點。他坐在阿翔旁邊問：「學長，每次來都撿不完，那為什麼還要來？」
　　阿翔沒有立刻回答。他看著遠處幾隻海鳥在淺水裡走，看著自己的腳印被新的浪沖掉，看著小宇紅紅的臉。
　　過了一會他說：「也許重點不是『撿完』。」
　　小宇沒講話。
　　「是有沒有人願意來。」
　　「五年前我也問過我們團長同樣的問題。他說：『每一次有童軍站在沙灘上，這片海岸就有人在乎它一次。在乎它一百次，它就有一百次。』」
　　阿翔把空垃圾袋遞給小宇：「來，再撿一袋。」
　　小宇接過袋子。兩個人沒再說話，蹲下身去撿瓶蓋、撈漁線、抓那一片永遠抓不完的塑膠。
　　遠遠的，海浪繼續推上新的東西。但這個下午，至少有一群少年在這裡，在乎這片海岸第六次。
（六）那張卡片
情境 · 小事的重量
「童軍是有禮的」——童軍規律第 5 條
　　小婕負責設計感謝卡。活動結束後，要送給協助場地的學校警衛先生。
　　她坐在書桌前想了十分鐘，最後寫下：「謝謝您讓我們順利完成活動。」簽了名，蓋了團徽印章。
　　送出去之後，她覺得有點空洞。那句話太正式、太像範本，可是她也想不出別的。
　　一個月後，她路過學校警衛室，透過小窗看見桌上貼著一張卡片——正是她寫的那一張，被貼在最顯眼的位置，旁邊還有兩三張其他的便條。
　　警衛先生抬頭看見她，愣了一下，然後笑著揮揮手叫她進來：「妹妹，你那張卡片我貼在桌上了。」
　　小婕站在門口，不知道該怎麼回應。
　　警衛先生說：「我做警衛 20 年了。20 年來，第一次有人寫卡片給我。」
　　他講得平靜，像在敘述天氣。但小婕在那一瞬間，突然覺得自己之前的「空洞」是因為她低估了一張卡片的重量。
　　她以為那張卡片是公式化的禮儀。但對於另一個人，那是 20 年來的第一次。
　　從那次起，小婕寫每一張感謝卡都會多花十分鐘。寫不出特別的詞時，至少寫上對方的名字。至少讓對方知道，寫卡片的這個人，看見了他。
